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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是最好的纪念
辛志英
(厦门大学 外文学院，厦门 361005 )
2018 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3 月 14 日，继爱
因斯坦之后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霍金逝世。短短一
个月之后，4 月 15 日，一代语言学大师韩礼德先生又
离开了我们。一时间，学界纷纷表达对学术大师辞世
的痛惜和哀悼。大师之所以为大师，其影响力是超越
时空的。我们纪念霍金，虽然不一定懂他的理论，也
可能根本没有读过他的著作，但我们知道他是伟大
的，他的研究成果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是历史长河中
最闪耀的一颗星星。同样，在韩礼德先生辞世之后，
我们看到各学界对他纷纷致敬，各层面的人发自内心
悼念他。这其中，可能有从来没有读过韩礼德著作的
人，有对系统功能语言学心存质疑的人，有硕果等身
的资深学者，有茅庐未出的在学小生。但毫无疑问，
这都是这个时代对他们的怀念，对他们留给人类宝贵
的精神财富的致敬。
今年是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95 周年院庆。4 月初，
为了做宣传册我特意去翻看以前的照片。触景生情，
很有感触!我还给黄国文教授微信了几张，以留存纪
念，其中就有韩礼德先生来厦门大学的照片。没想到
短短几天之后，竟收到了韩礼德先生辞世的消息。在
中国人的概念里，以 93 岁这样的高寿辞世是喜丧，后
人们理应穿红衣燃炮仗才是。而《寻梦环游记》中则
说，死亡不是永别，忘记才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韩礼
德先生并没有离开我们。
我作为晚学后辈，无法领略大师的全部人生，只
能记录下印象深刻的点滴过往，以此怀念韩礼德先
生。不敢忘记，不能忘记，也不会忘记。
大家知道，韩礼德先生和中国的缘分颇深，和中
国的学者接触也非常密切。这其中，又以黄国文教授
带领的中山大学团队更为突出。回想起来，我能够有
幸和韩礼德先生有面对面的交谈，聆听大师的教诲，
也得益于我在中山大学的一段求学经历。
2008 年 8 月，我在厦门大学师从杨信彰教授攻读
博士期间，恰逢第十一届全国语篇分析研讨会在厦门
大学召开，韩礼德先生也来了。当时杨信彰教授安排
我在会务组负责接待。当我看到韩礼德先生时，和其
他人一样，也是非常激动，但我至今还记得我是用中
国人的方式和他打招呼的:“韩老师好!”这是我第一
次和韩礼德先生面对面交谈。
后来不久我申请到了博士生访学项目，到中山大
学跟随黄国文教授学习。黄国文教授视我如自己的
弟子，让我和其他博士生一起上课，一起参加各种学
术活动和课余活动。也就是在这个期间，我有机会和
韩礼德先生一对一谈话，谈到我正在做的博士论文。
他非常耐心，认真听我讲我的构思，论文框架以及我
的疑惑。现在我知道我当时讲得并不好，框架理得不
够清楚，有些想法也很肤浅，但韩礼德先生很鼓励我，
说我选的这个选题很好。后来常晨光教授和我说，在
饭桌上他问韩礼德教授对谁做的方向比较有印象，他
说了两个，其中一个就是我当时做的 interpersonal pro-
jection(人际投射)。可想而知，这对当时的我是莫大
的鼓舞。后来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人际投射小句的语
篇行为特征》［1］获得福建省优秀博士论文一等奖。由
博士论文修改后出版的专著《人际投射与主体间性的
语篇建构》［2］2013 年被厦门大学出版社推荐，参评中
国大学出版社优秀著作奖，并获得优秀著作二等奖。
2009 年我获得博士学位后到中山大学外国语言文学
博士后流动站做科研博士后期间，还以博士论文的部
分内容，申请到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的特别资助。
后来，我有幸和黄国文教授合作《系统功能语言
学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3］时，也从黄国文教授那里
得知很多韩礼德先生的想法。例如，我印象非常深刻
的是对 semiotic一词的翻译问题，我们大多数人都是
译为“符号”，但是黄国文教授和我说，韩礼德先生明
确表示，这个词的意思是“意义”，不是“符号”。当时
还为是否要统一为“意义”而纠结，后来考虑到使用
习惯等，只好作罢了。
韩礼德［4］先生在他 1987 年的一篇文章中说，21
世纪是语言学的。这里面，有对这个学科的规划设
想，更有对后辈学人的期许。我和黄国文教授合作
32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年 6 月
“系统功能类型学:理论、目标与方法”［5］的时候，当
写到“韩礼德说，语言学研究的理想是把意义解放出
来”，真的是热血沸腾:把意义解放出来，这对于多少
语言学者来说，是终生追求的目标啊。
2011 年我从中山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
站出站以后，回到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工作，继续从事
功能语言学研究。这个期间以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内，对我的影响比较深的是韩礼德［6］1996 年关
于生态语言学的文章。从这里我看到一位伟大的语
言学家的责任和担当，他对社会责任的肩负。如果说
学习功能语法，我更多地看到韩礼德先生对语言大厦
的建构，那么在这篇文章里面我更多地看到了一位语
言学家的济世情怀，对环境的关注，对人类命运的关
注。因为这篇文章，我写了“语法学研究的生态系统
范式”［7］。记得当时好像是一气呵成的。
虽然韩礼德先生自己说他不讲语言哲学，他讲的
是语篇分析，但他的理论对我的影响却是有哲学高度
和三观高度的。他的意义观［8］，他的三维的分析视
角［9］，他的互补的概念［10］，他的生态语言学思想［6］，不
仅在学识上，更在三观上深深影响了我，影响着我。记
得黄国文教授说过，做学科是要有宗教感的。现在我
是懂了这句话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系统功能语言学
是我的信仰，而韩礼德先生则是我的信仰的创始人。
如今，我从当年的一名懵懂学生成长为一名系统
功能语言学学者，也开始带硕士、博士，无数次研读韩
礼德先生的著作，每每感受到他的理论的博大精深，
越发觉得，自己在读懂韩礼德先生的思想这条路上，
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一次和上
海交通大学的杨炳钧教授谈到韩礼德先生。他说，对
于韩礼德的思想和观点，轻易不要下否定的论断，不
然最后打的都是自己的脸。因为很可能是自己没有
看懂，或者以偏概全。的确，韩礼德先生的著作是蕴
藏丰富的宝藏，每次研读，都有收获。
我记得韩礼德先生有一句话，大意是说，他的《功
能语法导论》里的每句话都可以发展成一部著作。我
想，这座宝藏等着更多的有识之士来开发，挖掘。韩
礼德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留给了后人一笔如此
丰厚的遗产。如何保护这笔遗产，如何让它发扬光
大，更加璀璨，乃是我辈以及后辈、后后辈义不容辞的
责任和担当。
愿系统功能语言学长盛不衰!愿韩礼德先生流
芳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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